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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孙传芳部守军

降。北伐军迅速控制了兰江和涟水

交接处的重镇榆关。孙传芳在临口

大量集结部队的同时，抽调精锐之

军所属

师驻守涟水下游棋山要塞。棋山守

旅旅长萧在一天深夜潜

入棋山对岸的村落小河，七天后突

然下落不明。萧旅长的失踪使数天

后在雨季开始的战役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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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接到师部给他的秘密指令是四

迷 舟



”萧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警卫员驱

月七日的上午。师部让他率 旅驻守棋山对岸的小河村落。这

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村落像犄角一样突出在涟水拐道的河口，

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地点。按照师部的命令他必须于九日凌晨潜

入小河村，尽快查明那里可以知道的一切详细情况。师部提醒

他：既然我部已注意到这片没有遮掩的神秘区域，同样，北伐军

对它也不会无动于衷。就在萧准备渡船出发的前夕，发生了一

件意想不到的事。

四月八日，闷热的午后阳光使人恹恹欲睡。萧在涟水岸边

的柳林里骑马独行。他经过棋山北坡谷底一片炫目的军用帐篷

时，一匹枣红色的马追上了他。

警卫员拽住马的缰绳斜侧在萧的左边。阳光正对着他，他

的双眼不能完全睁开，警卫员在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的枣红马

上挺了挺身体，迅疾地举起右手掠过帽檐：

“有一位老太在旅部等着见你。”

萧继续稳稳地朝前遛了几步才拨回马头。天太闷热了，凉

风越过山脊，从他的头顶上滑过，北坡谷底的空气是凝固的。警

卫员还站在原地，他没有伸手捋掉脸上不断滚动的汗珠，而是怔

怔地看着萧，等待着他的答复。

“你想个法把她支走

马朝前走了几步，压低嗓门怯怯地说：

“她，说是从小河来的。”

萧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没有答腔。他已经策马朝旅部

疾走，警卫员在离他十丈左右的尘土中紧紧跟随着。战争使他

厌倦了那些令人心烦的琐事。他知道，因为战争中的阵亡，士兵

的家属突然出现在指挥部里是司空见惯的，这些捏着写有儿子

和丈夫姓名字条的陌生面孔会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索取遗物

或打听士兵临终前的种种细节。由于这支没有番号的部队从来



没有保留任何阵亡将士的名册，这些可怜的百姓常常在下级军

官的叱骂声和枪托的威逼下悻悻离去。尽管萧所在的师是一支

精锐的嫡系部队，他也不得不常在供给奇缺的情况下在前沿阵

地作战。他的部下有时像夜与昼一样更替得非常彻底，一群仅

玩过鸟枪的庄稼人也被临时招募来履行最艰巨的狙击使命。在

这几乎和以前一样寂静的午后，对即将开始的大战的某种不祥

的预感紧紧地困扰着他。

萧捏着马鞭走进旅部临时指挥所时，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来

自故乡的老人。她是村子里的媒婆马三大婶。他离开家从军只

有短短的几年，这位风流热情充满活力的女人一下子变老了。

马三大婶对于村里大部分青壮男人的诱惑和慷慨大度曾引起女

人间无穷无尽的纠纷。在战争的间隙中，她常常成为萧对故乡

往事回忆的纽结。马三大婶是来向他报告他父亲的死讯的。

他的父亲一天傍晚在灶下生火，呛鼻的回烟使他想起很久

没有捅一下烟囱了。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颤巍巍地拿着一根绑

满稻草的竹竿爬上了屋顶。他在踩碎了三片瓦和两根烂椽后，



摔死在灶屋的水缸里。萧在媒婆尖细的嗓门几乎是滑稽地描述

了父亲的死之后，显得格外的平静。他没有丝毫突兀的恐惧和

悲痛的感觉。他简略地回忆了一下父亲生前的时光，就向警卫

员要来一支烟抽。他划火柴的手指有些颤抖，他知道，那不是源

于悲痛而是睡眠不足。萧旁若无人地走出了指挥所，朝着系马

的一棵老杨树走去，萧在解马缰的时候听到了身后脚步踩乱草

丛的声响。那是警卫员不安地跟了出来。萧回过头狠狠地瞪了

他一眼，警卫员不由得止住了脚步。

已是黄昏时分，他独自一个人骑马从北坡登上了棋山的一

个不高的山头。连日梅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浓重的暮

色将涟水对岸模糊的村舍染得橙红。谷底狭长的甬道中开满了

野花。四野空旷而宁静。他回忆起往事和炮火下的废墟，涌起了

一股强烈的写诗的欲望。他的父亲是小刀会中为数不多的幸存

者，也是绝无仅有的会摆弄洋枪的头领之一，他的战争经历和收

藏的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军事典籍使萧从小便感受到了战火的气

氛。萧的梦中常常出现马的嘶鸣和隆隆的炮声。终于有一天，他

走到父亲身边询问他为什么投身于一支失败的队伍，父亲像是

被碰到了痛处，他的回答却是漫不经心的：从来就没有失败或者

胜利的队伍，只有狼和猎人。母亲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女人，对她

来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孩子们突然长大使她寝食不安。他哥

哥去黄埔军校的前夕，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大声叱骂丈夫的放

纵和对于战争的荒唐的预料而将儿子送上绝路。她突然变得专

横和坚强起来。她将瘦弱的兄长和两只山羊一起关了三天。第

三天深夜萧偷来了坚固的木栅栏门锁上的钥匙。他哥哥几乎没

跟他说什么话就踏着月光走了，当时他的父母正在熟睡。后来，

母亲担心萧会走上他兄长相同的道路，就雇来一只小船将他送

到了繁华的榆关镇，让萧跟他的一位表舅学医。那是一个炎热



第 　　一 天

的夏季。萧从哥哥出走的一连串麻烦中积蓄了经验。当萧准备

跟孙传芳的一位部将当勤务兵时，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衣衫回到

村子里。他的无声的告别使母亲误以为他是去邻村相亲。

暮色四合。凉爽的晚风吹来了涟水河潮湿的气息。他的白

马在山头不安地躁动着，四蹄刨着泥土。和他遥遥相对的村子

已经淹没在黑暗之中了。他的白马在跃下山坡的时候，他想起

了前些日子在师部开会时听到的战报：三月二十一日攻占榆关

的恰恰是他哥哥的部队。

萧和警卫员是拂晓渡河的。他们的船到达对岸时听到了村

中传出的第一声鸡叫。萧将小船划向岸边垂落下来的枝叶繁盛

的晚茶花丛，那是藏船的好地方。汩汩的流水轻轻地摇动着小

船，一只黑色的水鸟倏地飞出，沿河岸低飞而去。萧在挂满露珠

的藤蔓中觉察到了一丝凉意，浓郁的花香和水的气息使他心中

充满了宁静的美妙遐想。他对这个美丽的村落不久以后给他带

来的灾难一无察觉。

萧上岸后经过一片密密的竹林进入他所熟悉的村舍。村子

的背后是西沉的弦月，东方曙河欲晓。在井边打水的女人没有

认出他来。偶尔也有一些早起的老人咳嗽着从他身边走过，消

失在薄雾里。村民对陌生人早已没有了兴趣，他们只是对补锅

的风箱、弹棉花的马头木弓和换麦芽糖人的笛声感到亲切。萧

横穿过那些狭长的弄堂和茅舍，没有人打量他，只是引起了经久

不息令人颤栗的狗的狂吠。萧的平静的心中泛起了一层涟漪，

但他很快又在桃花和麦苗的清香中陶醉了。

萧家的宅子在村子的最西边。他远远地看见屋子的门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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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走近才发觉开着的门上挂着一匹黑色的孝布。他掀开孝

布走进院子时，他的母亲正巧手里擎着一盏煤油灯，两个黑影突

然挑起门帘闯了进来把她吓了一跳。不过，那盏煤油灯她还是

紧紧地握着。当她认出长着一撮漂亮胡子的儿子时，才把灯扔

在了离她大约有一丈远的阴沟里。母亲足足打量了一袋烟工

夫，她发现儿子完全地变了。他的眼神和丈夫临终前的眼神一

模一样。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球没有丝毫新鲜的光泽。丈夫从屋

顶上摔进水缸在她心中引起的不祥的预感又开始泛滥起来。她

将儿子领进灵堂的时候又烧掉了三叠黄纸。她的举动不是出于

对丈夫的哀悼而是为儿子消灾。萧在父亲的棺木前重重地跪下

了。他宁静的心绪没有被灵堂的肃穆气氛扰乱，在他看来，父亲

在他的那支队伍消失后隐居在涟水之北的村舍之日起就已经死

了。他惟一感到内疚的就是离家前对母亲的欺骗和轻蔑。他凝

望着母亲瘦削的肩膀，大梦初醒似的意识到了战争带给他的变

化。他感觉到像是有一根纤细的鹅毛在拨动内心深处隐藏的往

事，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他站了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

中弥漫了一股香灰和黄纸的气味。

母亲发现儿子面容苍老，头发蓬乱，就给他找来了一把木梳

和剪刀，强迫他将胡子收拾干净了。萧若有所思地问起父亲的

灵堂为何这样冷清，母亲说，父亲后半生几乎足不出户，不爱结

交俗人。由于战争，远近的亲戚早都没有了音讯。家中空余的房

屋和后院她只是在重阳节才去赶一次耗子。现在潮湿的地面上

也许已经长满了水草和苔藓。萧对母亲说话时的啜泣无动于

衷。萧又询问母亲关于葬仪的一些事，母亲像是没有听见，半晌

没有回答，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此沉默了。

这是他和母亲最长的一次谈话。

午后，萧和警卫员查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一个



巽的字样已经模糊不清。老道盘

异乡人，他暗自庆幸北伐军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涟水之北偏僻的

村落。这个村子至少已有一千年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了，村民

们相信它的宁静会像日复一日流逝的涟水向远处延续。他们丝

毫没有联想到在清晨引动狗叫的两个陌生人和战争的瓜葛。在

傍晚牧童的牛蹄声中，在屋檐下的阴影逐渐拉长的井边，人们只

是传说着经年未改的往事。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萧准备去涟水

河面察看地形，警卫员向他报告说，一个来历不明的道人在村子

中央的扇形晒场上，他算卦灵验使那里的人越聚越多。

萧和警卫员从人群中挤进去的时候，晒场上的人出于对陌

生人的恭敬，给他们让开了一条缝。老道正在预测村子的凶吉。

他的牙齿几乎全脱落了，说话含糊不清。他的打满补丁的长衫

上积了一层厚腴的油垢。他的面前铺着一张旧黄的旗子。由于

墨迹的渗透，旗子上爻、兑、震

腿曲膝坐在沙地上，他的脚边堆放着龟壳和蛇皮以及跌打损伤

的膏药。另外还有二座可以转动的轮盘和一只洒满黄米的畚

箕。

战争已经过去。

老道沉吟了片刻，然后咕哝了一阵谁也无法听懂的话，朝等

着预知村舍未来的虔诚的村民挥挥手：天蝎南游，双鱼北走，摩

羯安西，处女嫁东

萧的腮边挂着轻蔑的不易察觉的笑意。他觉得人们总是生

活在幻觉里。对于他来说，未来已经悄悄地向现在延伸，战争已

经开始了。对村民的怜悯并没有扫除萧对自身迷惑的阴影。他

同样也生活在一种幻觉里。今天拂晓他踏上薄雾中的小船，遥

望对岸熟睡的村子，曾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他不知急于

回家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对母亲的思念，或者是对记载着他童

年的村子凭吊的渴望。他觉得像是有一种更深远而浩瀚的力量

在驱使他。



晒场上的人陆续散去了，天慢慢地黑了下来。萧觉得老道

不像是北伐军的密探，在老人收拾包裹和杂物的时候，萧不经意

地在道人脚下扔了一枚铜板。道人没有理会那枚在沙地上无声

滚动的铜板，也没有停止拾掇，他抬头瞥了萧一眼：客官莫非有

意算一卦？是婚姻还是财路？

生死。

萧说。他点燃了一支烟。越过那些低矮的紫穗槐树丛，他的

目光注视着远处涟水河面弥漫着的空濛的蜃气，道人在掐算萧

的生辰八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当心你的酒盅。

道人含糊地说了一句。

当天晚上，警卫员拎来了二瓶土烧和一包牛肉。像往常一

样，警卫员在萧的面前放了一双竹筷，一只陶瓷酒杯。他坐在萧

的侧面，两手垂放在桌沿上。萧将酒杯推到警卫员的面前并给

他斟了一杯酒，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警卫员像个姑娘一样翻动着细长的睫毛，偷觑了他的长官

一眼，迟疑地端起了酒杯。萧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

诡谲双目的光芒。

警卫员一定看穿了自己的胆怯，萧想。尽管他的警卫员是

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按捺不住的烦闷和惆

怅。

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萧看见母亲身后一个女人秀颀的身

影迅速踅入灵堂冥幽的暗光中。

第 　　二 天

昨天在母亲身后消失的那个女人激起了萧无穷的联想，当



时他像是在夏季的热风中闻到了一阵果香那样贪婪地吸了一口

气。在第二天举行的他父亲的葬仪上他们再次相遇时，他才认

出她来。

那天晚上，萧在灵堂喧嚷的哭泣声中进入了梦乡。午夜之

后，一只调音的胡琴将他惊醒。村子很久没有死人了，这些为死

人吹奏丧曲的乐师们失去了往日的默契。技艺的荒废使他们只

能摆弄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嘈杂的音响。萧从床上坐起来的时

候，不协调的音乐使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萧借着从朽蚀的

窗骨中泻进来的月光，发现怀表的指针指向三点。葬仪正式开

始的时候，萧就紧跟在那些乐师的后面。他还没有完全从睡眠

中醒来。月光被疾速移动的乌云遮住了，他的脚步有些蹒跚。晚

风中混杂的刺树和青草的气息在他周围酝酿着。他注视着远处

影影绰绰的山影，回忆起他在表舅家度过的那个炎热的夏季。

由于哥哥的猝然从军，在母亲的威逼下，他随一只过路的小

船来到了涟水和兰江交接处的榆关，跟他的表舅学医。他的表

舅是一个温良敦厚的中医。他平素四乡浪迹，行医谋生，妻子在

一次难产中死去，他苦于女儿无人照料在榆关临江的街面上开

有一爿药铺。萧来到榆关的最初一段日子里，总是处在极度的

不安和焦躁之中，他在临江而筑的竹楼里翻阅一本本发黄的医

药典籍时，只有人体的插图偶尔能引起他模糊的兴趣。在夏季

炽热的阳光的辐射下，他从窗口远眺江面静止的帆影，耳畔常常

响起杂乱而急促的马蹄声。随着日晷的长短伸缩，时间悄悄地

流走了，他的舅父发现他对药理和书籍的兴趣不大，就让他学习

针灸。这天晌午，天空突然布满了阴云，隆隆的雷声使他在竹楼

里坐立不安。他的表舅出诊未归，萧正在一只冬瓜上练习扎针

的时候，表舅的女儿走上了竹楼的书斋。她是上来找一把红纸

的雨伞的。在她拿了伞要下楼的时候，她看见萧一针接一针地



将冬瓜戳出一汪汪清水，就走近萧的身旁，给他示范针灸的扎

法。萧那天从渡船上踏上榆关码头的时候，她和表舅来接他。他

错过了一次认识她的美丽的机会。由于他对母亲的怨恨和炎炎

烈日的蒸烤，他看都没有看她一眼。现在，这个叫杏的姑娘用食

指、拇指、中指捻动那根细长的银针，萧忽然觉得喉头涌出了一

股咸涩的味道。他的眼睛无法从她那白皙细长的手上挪开了，

那根针像是扎在了他的脉上，他闻到了屋子里越来越浓的清新

的果香。杏几乎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就离开了竹楼。她走后留

下的气味像是凝固在这个竹楼内。在萧度过的这个夏季漫长的

独坐中，这种气味一直没有消失。

表舅按照他行医的经验苦心孤诣地给萧安排了一次次的练

习。他扎了两个星期的冬瓜后，表舅让他试着在一只兔子身上

进行练习，他觉得心绪突然变得比先前还要糟。手里活蹦乱跳

的这种动物要比冬瓜难以伺候。他当着表舅的面，只能小心翼

翼地将针插入它的颈脖和肚子，表舅一旦走开，他立刻不知轻重

地乱捅一气，他几乎每天都要弄死一只兔子。表舅在萧面前的

摇头叹气越来越频繁。他终于放弃了让萧学针灸的念头，开始

让他学习搭脉。使他的表舅感到意外的是，萧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学会了。

夏末的一个中午，表舅在书屋午休的时候，他来到了竹楼下

的院子里。杏在银杏树下的一只躺椅上睡着了。她手里拿着一

本关于节气传说的书。那本翻开的书在她胸脯上起伏着。萧痴

騃地坐在离她很近的竹凳上，凳子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使他

吓出了冷汗。她另一只手在椅背上无力地垂着。萧能听见自己

粗重的呼吸，涟水的河面上传过来划船的桨声。一只困倦的白

蝴蝶在他眼前飞过，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纤柔的指尖，然后将手

搭在她的脉上。他觉得她乳白的皮肤下血流得很快。她一定不



会醒来的，他想。

她真的就没有醒来。

在以后动荡的戎马生涯中，他躺在静谧的山洼里注视满天

星斗、吞嚼草根和树叶苦涩的汁水时，他也偶尔记起了那天午后

令人窒息的空气中飘飞的时间，他回想起他的指尖轻轻抚过她

光滑的手臂，解开她领口的第一颗纽扣时令人心醉的一幕，突然

觉得杏也许是醒着的。这个念头从此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现在，他又闻到了那股果香。

当棺木在墓地上停稳后，送葬的队伍缓缓朝这个开满梨花

的低矮的土坡围过来。萧似乎觉得杏就在这个稀稀落落的人群

中。他的脊椎骨上像是爬上了一条冰凉的水蛇。葬仪之后，他从

母亲的口中知道，杏已于月前嫁到了小河村，她的丈夫三顺是一

个兽医。这个能掀翻一头黄牛的青年对兽医这一职业有着发狂

的嗜好。他通读《医学词典》、《本草纲目》，另外还专门研究过很

少有人读懂的《黄帝内经》，他在榆关镇的街上和萧的表舅邂逅

之后，老人立刻被他渊博的学识吸引住了。当这位老中医得知

三顺将给人治病的方法移植到畜生身上取得成功后，不由得感

慨相见恨晚。他们在街角的一爿茶馆里谈到深夜，这次偶然的

相遇便促成了他美满的婚姻。

父亲的棺木轻轻地安放在撒满铜钱和黄纸的墓穴中。一个

拄杖的老司仪递给萧一把铁锹。萧铲了一块泥土撒在父亲的棺

盖上。萧突然觉得背后有一种灼火的目光在打量他。他稍稍地

偏转了一下视角，转过身，看见杏穿着孝服站在母亲身边。杏的

背后是空空荡荡的田野。一棵孤零零的合欢树上憩息着一只喜

鹊和一只绿头翁鸟。

墓地上参加葬仪的人陆续散去。杏和母亲在墓前栽下几棵

湘妃竹和一棵雪松。萧站在一片黄灿灿的油菜地旁，杏和母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 　　三 天

之间无言的亲密使萧的心头掠过一阵宽慰的意味。萧从口袋里

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墓前，把剩下的被露珠打湿的黄纸烧掉。他

用一根棍子将那些在灰烬中卷缩的纸片挑起来。四月的风吹起

了这些纸片，有几团灰白的纸烬随风滚到了新栽的雪松旁和杏

的脚下。杏正弯下腰用脚踏平树根的新土，她将那些吹过来的

纸灰踩进土里，顺着纸团滚过来的方向，她抬头瞥了他一眼，很

快。萧蹲在杏不远处的侧面，除了杏秀颀的身体轮廓外，他的眼

前一片空白。

他们回村的时候，母亲和杏走在萧的前面。警卫员也许还

在熟睡，萧听不到背后跟随着的熟悉的脚步声，有点不习惯。但

他眼前的天空却陡然变得开阔起来，他似乎觉得一切都在他的

视野之下。

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在他的背后，太阳刚刚升起。

葬仪结束后，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清新的阳光在中

午前后渐渐地增加了它的热度。眼前正在农闲季节，麦苗还没

有抽穗，柳树的稚嫩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舒展开，耐不住闲暇的农

人漫不经心地给桃树和桑木剪枝。午后，村子比夜晚更加宁静。

杏去村后的茶林采摘雨前茶，她瘦削的身影在远处闪闪发亮的

沟渠旁成为一个静止的黑点时，另一个人也走过村后的木桥，依

她的原路朝茶林走去。

这是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天。萧依旧起得很早。马三大婶来

到他家院子里的时候，萧正蹲在阴沟旁用盐巴刷牙。警卫员还

在熟睡。由于前天晚上的贪杯，出殡的时候，嘹亮的号声和人群

的嘈杂没有惊醒他，眼下战情急转直下，部队的每一个将士都感



到空前的疲倦。萧平素对下属总是极其严厉，但他性情温和的

一面总是被深深地藏匿着。萧曾一度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

的反应迟钝表现出极度的恼怒，但战争使他周围的一些熟悉的

面孔相继离去之后，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就成了他纷飞

战火中惟一的伙伴。他在渐渐容忍了警卫员的愚钝的同时，发

现自己和这位沉默寡言的下属的关系日见亲密。马三大婶是来

借一只细眼的筛子的。她说去年积陈的菜籽生满了白虫，她准

备把这些菜籽筛净后送到油坊去。马三大婶拿了筛子没有立即

离开，她正想对萧说些什么，萧的母亲从地里锄草回来，她的头

巾上落满了湿漉漉的花瓣。马三大婶忙着和母亲搭讪。从院子

里盛开的木槿说到了涟水的涨落。马三大婶和母亲说话的时

候，不时地朝萧瞥过来几眼，尽管这位昔日的媒婆已经失去了往

常的秀丽姿容，但她的诡秘的眼风依然使萧回想起了她年轻时

的模样。马三大婶从遥远的山村嫁到小河村来的那一年秋天，

她的丈夫突然跟一只过路的船走了，从此一去没有了音讯。村

里人都在传说他是看上了船上的一个洗碗碟的女用人才走的。

知道底细的告诉她，她男人是耐不住眼下越来越紧的饥荒去投

了军。这样的猜测被证实是在三年以后，她丈夫的尸首被几个

陌生人送了回来。村里的女人用眼泪来安慰这个本分的小媳妇

的同时，村里的男人也用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安慰她。没过多久，

村里的女人就和她反目为仇。这个几乎和村里的所有女人结下

了怨仇的年轻寡妇和母亲却相敬如宾。萧记得他的母亲常常带

他到河边她的孤零零的小屋里来。女人间的许多事萧当时没法

理解。一天深夜，母亲大口大口地吸着纸烟卷和马三大婶相对

而泣。她们低低地叙说着早已消逝的往事，大部分时间，她们彼

此不说话，各自揣着心事，陷入了冗长的回忆。墙根油虫的鸣叫

陪伴着她们。萧在这两个羊羔子一般亲近的女人的静默中感到



无聊。他伏在母亲的膝上进入了梦乡。天快亮的时候，巡夜人的

敲更声音提醒了她们。萧清晰地记得马三大婶俯身吹灭桌上摇

摇欲灭的油灯时垂向桌面的软软乎乎被青衫包着的乳房，以及

黎明中的晨光渐渐渗入小屋的情景。

马三大婶替母亲掸了掸头巾上的花瓣，母亲回里屋去了。

马三大婶把萧带到屋外。他们站在墙旮旯的一株盛开的杏花树

前，马三大婶朝四周扫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

三顺今天去涟水上游很远的水域捕鱼去了。两天后才能回

来。

马三大婶说完，就提着竹筛走了。萧感到一种难言的羞涩。

这种羞涩在他模糊地懂得了男女之事后母亲在一个澡盆里给他

擦身时也感到过。女人们往往把复杂的事情想得太简单，而把

简单的事想像得过于复杂。萧伫立在墙角，他渴望从媒婆那里

得到更多的关于杏的消息。马三大婶的背影逐渐消失了。他悻

悻地回到屋里。他坐在院内的两盆天竹旁，注视着天空缓缓移动

的流云，处在一个极度兴奋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心境中。这种心境

一直到他瞥见杏提着竹篮从河边的柳林里往村后走去才消失。

小河的村后是一大片辽阔的平原。平原的尽头被一线黑魆

魆的防风林遮住了。杏的茶林在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土丘上，土

丘的东边是一条深陷的大沟壑。沟壑水底长满了青草。萧远远

地看见杏的身影在茶林里湮没了。四下里空旷而寂静，正午的

阳光使草尖和麦苗的叶子微微卷起垂落着，追逐野鸡的猎人和

黄狗在涟水河弯曲的河道上懒懒地走，萧看见猎人在一个捡牛

粪的老人身边停住了，像是向老人借火。那条黄狗就举起前足

舔老人的裤管。他们聊了几句，就各自走开了。微弱得几乎使人

难以觉察的风吹过来浓郁的茶香。

萧重新陷入了马三大婶早上突然来访所造成的迷惑中。他



觉得马三大婶的话揭开了他心中隐藏多时的谜团，但它仿佛又

成了另外一个更加深邃的谜的谜面。他想像不出马三大婶怎么

会奇迹般地出现在鲜为人知的棋山指挥所里，她又是怎样猜出

了他的心思？另外，杏是否去过那栋孤立的涟水河边的茅屋？在

榆关的那个夏天的一幕又在他的意念深处重新困扰他。

褐黄色的土丘像是清澄的水中露出的光秃秃的沙洲。萧在

接近土丘的时候，杏几乎没有觉察到。从沟底贴水而飞的雨燕

惊动了她。

萧轻轻地将她扳倒了。

在墨绿茶垄阴凉的缝隙中，他闻到了泥土的气息。他的激

动不安突然消失了。他匍匐在被太阳烤得恹恹欲睡的大地上，

听到了由远及近轻轻搏动的浑厚的地声。一阵和煦的风吹过，

他默默地记起了一支古老的民谣。这种静谧安详的感觉没有维

持多久，萧又重新被一种漫无际涯的深深孤独融解了。杏在他

怀里啜泣着。萧觉得这哭声和她紧紧扣在他腰间的双手仿佛将

他的骨髓都吸尽了，他浑身冰凉。她紧闭着双眼，就像熟睡了一

般。他越是用力抱紧她，她就仿佛离他越远。他觉得自己深陷在

一个巨大的泥潭里，他的挣扎只会耗尽他的生命。他浑身被热

气笼罩着，与生俱来的分离的经验在年轻女人的怀中迅速地蔓

延了。萧体味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疲惫。

一只水牛的犄角在沟壑的拐弯处出现了。随后出现了另一

只角。牧童坐在牛背上，用光着的脚丫驱赶着牛虻。

放牛的少年没有注意到他们。

第 　　四 天

这天，萧像是梦游一般地走到了杏的红屋里去。



“在流水很急的地方能钓到箭鱼和梭子

三顺还没有回来。傍晚的时候，涟水河上突然刮起了大风。

第 　　五 天

雨是深夜下的。萧在梦中听到了预示着涟水春汛的雷声。

他醒来的时候，到处都是鸟叫。吸饱了雨水的硕大的刺树花蕾

沉甸甸地落满了被骤雨冲刷得净朗的沙地。诱人的花香和雨后

骄阳使萧有了钓鱼的渴望。他将父亲久已不用的鱼竿从床底下

翻了出来。用燕竹做成的鱼竿已经发霉，它的衔接处的铁皮也

已经布满了潮湿的黄锈。萧从院里找来了鸡毛，将它剪成漂在

水面上的鱼浮。萧在整理鱼线的时候，警卫员从屋外的树根下

找来了一小瓶蚯蚓作鱼饵。很快，他们来到了涟水河边。

小河位于涟水的下游。涟水在汇入兰江之前的拐弯处，水

势并不平稳，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菜叶和柳絮静静地顺流而下，

只是在经过一些水底布满凸凹石块的水面时，才突然被卷进漩

涡。在涟水的石码头洗衣的妇女看见萧在对岸的一处流水很急

的地方垂下鱼竿，都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她们说：萧离家才有几

年，竟连钓鱼的本领也忘得一干二净，在那样的水面只能钓到水

草。

萧没有听到妇女们的议论，却听到了一向沉默少言的警卫

员的忠告：

“这里水很急。我们还是往下游走走，找一块平静的水域。”

”萧说。

警卫员不再吱声。萧点了一根烟，他知道在这样的水域钓

鱼需要很大的耐心。他记得父亲生前常在涟水河边这块水面垂

钓，从日出到日暮，他几乎天天空竿而归。萧坐在那片被榛树覆

①梭子：体呈狭长形的一种凶猛鱼类，鹦鹉嘴。



蚓，走吧，我们回去。”

盖的浓阴之下，凝视着从村子上空飞过的雁阵和静止不动的云

朵。他的视线渐渐移到了村西的一堵成直角的红墙上。那是杏

的家。萧知道他只有坐在这个位置才能让目光越过那堵红墙，

清楚地看见院内的一切。

太阳已经升高了。空阔的院子里寂然无声。堂屋的门关闭

着，有几只雏鸡在廊下啄食。昨天夜里，萧离开杏的院子时，杏

倚在门边痴痴地看着他。南风掠过水面，在竹林里引起了一阵

簌簌的喧响。遥远而冷清的星群中是一弯朦胧的晕月。杏衬衣

的纽扣没有扣上，头发披散在肩头。萧凝望着她，料峭的春夜使

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寒噤。杏将黑漆大门掩上的时候对萧说：如

果三顺今夜不回来，她明天就在院里晾衣服的绳上挂一只竹

篮。

春阳温和地照临水面。萧不安地眺望雨后的院落。他没有

看见院内晾衣服绳上挂上竹篮，却突然发现马三大婶正在河对

岸村子的柳丛里向他招手。

“你找来的鱼饵太小了，而且是黑色的，”萧对警卫员说，“在

这片水域鱼走得快，很难发现黑色的蚯

警卫员迷惑地看了萧一眼，他也正呆得无聊，无风的天气使

他昏昏欲睡。他帮助萧收拾鱼线的时候，像是对旅长的反复无

常感到茫然不解，又像是丝毫没有猜透旅长的心思。来到小河

的短短的几天里，萧所经历的一切，他也似乎毫无察觉。

简直是个孩子。萧一边往回走，一边平静地想。

马三大婶咕咚咕咚地吸着水烟，将萧拉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好久没有说话。萧看到了她畏缩胆怯的目光正处处躲闪他，她

踮着的小脚也有些颤抖。媒婆压低了粗哑的嗓门神色慌张地告

诉萧：他和杏的事发了，昨晚杏的哭叫声惊动了四邻。

三顺是昨天深夜回来的。那是萧刚刚离开后不久。姗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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